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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座山，或巍峨高聳，
或連綿起伏。從兒時記事起，父親就經常
帶着我去四里山。「這座山是後來毛主席
給起的名，也叫英雄山，這裡長眠着無數
革命烈士。」他講給我聽。從此，「英雄
山」這三個字就像一粒種子，根植在我的
心中，每每想起它，我就想起毛主席，想
起那些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英雄。
最初的記憶，源自上學時的掃墓。每年

清明節的前幾天，學校都會組織高年級同
學去英雄山革命烈士陵園祭掃烈士，去之
前要做大量的準備工作。根據老師的佈
置，我買回黃色、白色的柔性絹紙，親自
動手製作祭祀的小花，再找來鐵絲紮一個
小花圈，還要準備朗誦的詩詞。作為少年
先鋒隊志願者，我被安排在王盡美烈士的
墓前，向遊人進行講解。那個時候，沒有
電腦，搜集烈士的資料是個不小的「工
程」，通過老師的講述和多方的查詢，英
雄的形象在我心目中高大起來，在幼小的
心靈中投下一抹紅色的影子。
徒步掃墓，整隊出發，浩浩蕩蕩，場面

非常壯觀。從學校到英雄山，步行需要一
個多小時，但沒同學喊累，我也從未覺得
多麼遠。集體祭掃儀式分場次進行，先是
敬獻花圈，默哀三分鐘，再每個單位致悼
詞，深切緬懷革命烈士。那一天，總會下
點小雨，雨絲裊裊，胸前的紅領巾迎風飄
揚，我覺得無比神聖。置身烈士陵園，內
心不自覺地會升騰起一種敬畏感，我告誡
自己，好好學習，奮發向上，發揚烈士的
革命精神，長大後才能報效祖國。在園內
瞻仰烈士墓的時候，很多墓都是無名烈
士，碑文上刻有︰英名未留，魂昭日月。

我們停下來，拿出帶來的抹布，輕輕擦
拭，撿拾樹葉，然後肅立，向無名烈士鞠
躬，默默悼念。記得當時學校有個宋同
學，他的父親是警察，一次執行公務中因
公殉職，被追認為烈士，安葬在革命烈士
陵園。清明掃墓，我們會和他一起悼念他
的父親，只有在這個時候，我才會想起他
還有個身份︰烈士子女。
掃墓回來，我對英雄山也有了深入了

解。一座山，多少為國捐軀。英雄山最早
的時候叫「赤霞山」，清代詩人王蘋在山
下置有田莊，其父的墓地也在這裡。因距
濟南市中心四里路，這裡也叫「四里

山。」1948年，濟南戰役結束後，我軍有
5,101名將士的熱血灑在濟南大地，各界都
沉浸在萬分悲慟中。就在濟南解放的第21
天，市政府決定在四里山修建濟南革命烈
士陵園。中途一波三折，直到1968年才正
式落成。毛主席親自題寫的「革命烈士紀
念塔」七個大字，鐫刻在34米多高的紀念
塔上，成為園內最耀眼的標誌性建築。毛
主席手書的「死難烈士萬歲」和其他中央
領導的題詞，被題寫在清明廣場北側開國
元勳題詞碑上。2005年，這裡被改建成濟
南革命烈士紀念群雕，群雕整體高7.1米，
意指黨的生日，象徵廣大革命戰士在黨的
指引下奮勇征戰；寬2.6米，紀念在濟南戰
役中我軍傷亡的2.6萬指戰員；長24米，
與濟南解放日相吻合，寓意深遠。

一座山，多少英雄歌泣。1952年10月
27日，毛主席首次視察山東，當天下午聽
完視察活動計劃後，他問山東軍區司令員
許世友：「世友同志，祖炎同志的墓地在
什麼地方？」「在南郊的四里山。」許世
友回答說。黃祖炎是毛主席的秘書，1951
年在濟南參加軍區文化工作座談會時，遭
遇反革命分子槍殺，被埋葬在四里山。
「我要去祖炎的墓地看望一下。自1938年
初延安一別，他去贛南接陳毅下山組建新
四軍，到如今已經14年了，沒想到那一別
竟是永別。」在許世友的陪同下，毛主席
沿着蜿蜒山路而行，黃祖炎的墓在烈士陵
園最高處，他快步來到墓前，深鞠一躬，
並說道：「墓修得好，山東烈士的撫恤工
作做得不錯。」他環視四周，青山蒼翠中
遍是烈士陵墓，他不無感慨地說：「真是
青山處處埋忠骨啊！有這麼多的英烈長眠
在這裡，四里山就成英雄山了！」

從此，「英雄山」這個名字聞名天下。
後來，市政府在濟南革命烈士陵園墓區最
高處，建造「毛澤東主席拜謁濟南革命烈
士陵園紀念碑亭」，永久紀念這一事件。
一座山，多少光輝變遷。改革開放以

來，英雄山景區變身市民休閒娛樂的地
方，1998年赤霞廣場正式開放，成為濟南
市著名廣場之一。廣場中央為「藍天舞
池」，可以跳舞、滑冰，舞池北側矗立着
一尊高大的毛主席雕像，早已成為這座城
市的精神座標。2009年，英雄山合唱團正
式成立，規模日益增大，現在已經發展到

三四千人。每到周末，市民就會不約而同
的來到山上，唱唱紅歌，放飛心情，退休
的老人、外來務工者、大學生、坐輪椅的
老歌友……他們以《東方紅》、《沒有共
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開場，最後以《歌唱
祖國》結束。除唱紅歌外，英雄山廣場上
還有個雷打不動的節目，就是廣場論壇。
晨曦微照，很多中老年人紛紛聚在廣場
上，大嗓門的辯論，從很遠的地方就能聽
見。「他們已經堅持十多年，上午一次，
下午一次，天天如此。霧霾天算啥，雨雪
天都不會斷！」有人說道。而練嗓的、打
拳的、敲鼓的、演奏的、跳舞的……應有
盡有。有位山友曾親自製作錦旗稱讚，「天
籟之音光榮綻放，歌壇百靈縱情歌唱」，讓第
一次來的外地人絕對大開眼界。

英雄長眠的地方，精神在綿延，鼓舞着
每一個人。英雄長眠的地方，靈魂在低
吟，護佑着泉城兒女。生活的城市裡能有
這樣一個地方：英雄山——「最市民」的
山，讓我們隨時過來，洗滌精神，安放心
靈。英雄如山，鐵骨崢嶸；山如英雄，千
古傳頌。如果說年幼時我對英雄的印象是
神聖和仰望，那麼長大後則是英雄的高貴
品格愈來愈多地影響着我、激勵着我向
前。什麼樣的壯舉才是真正英雄？面對他
們，我們又能做些什麼呢？我經常不自覺
地陷入這樣的思考。多少次，我走進英雄
山下的濟南戰役紀念館，展廳裡的大型塑
雕，再現英勇抗敵戰士的面孔，將歷史一
下子拉到眼前，耳畔響起轟隆隆的槍炮
聲。那些黑白照片，凹凸着歷史光影，講
述着昨日戰事，無聲勝有聲。就在不遠
處，「作戰英模」展台前，一耄耋老人正
在聚精會神地看圖片，他弓着腰，舉着老
花鏡，瞇着眼睛，看了又看，那一幕叫我
心裡一動，漾出滿滿的敬意。

相似的一幕，在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圖
片展上我也遇見過。侵華戰爭圖片展示櫃
前，有個小男孩小聲地問道：「媽媽，照
片上的老爺爺為什麼閉着眼睛？」「他在
回憶以前不高興的事情。」「什麼事情
呀？」他追問。「他因為戰爭失去了很多
親人。」「那就不要戰爭呀！」男孩的回
答，讓旁邊的人一陣沉默，也戳中了人們
心底的情結。沒有革命英雄的負隅頑抗，
就沒有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

華山派出了鮮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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賺該賺的錢
攜程最近攤上事兒
了。先是原本 6,000

元的機票卻呃顧客9,000元的「退票
費」，被顧客一怒之下告到消協。最
後攜程CEO孫潔率領兩位高層鞠躬致
歉；沒兩天，微博大V、知名媒體人
王志安又痛批攜程競價排名，稱其把
正常三星都不到的酒店按照所謂自己
的評級系統「偽裝」成「五星級豪華
酒店」，認為是誤導消費者。
發稿時的最新進展，攜程方面的回
應與王志安再次產生了糾紛，王志安
被火上澆油，勢要討個說法。而最壯
觀的，是在「退票費」及王志安的微
博微信下，湧現出海量的吐槽留言，
群情激昂，聲勢浩大，廣大受害群眾
彷彿終於找到了組織，紛紛痛說自己
苦澀的「攜程回憶」，並號召「卸載
攜程」。
當刷留言刷得拉不到底，當一下子
看到幾十上百個詳細案例時，除了震
撼，還有一個深深的感覺：老百姓對
攜程的怨念真的深到一定程度了。
小狸想了想，覺得原因有二︰
第一個，攜程在許多糾紛事件中的
做法確實欠妥，商家追逐利益無可厚
非，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如
果總走偏門，實在難以端上枱面，也
難免讓人不齒。
比如退票費事件，先拋開6,000元

呃9,000元不講，據當事人表示，自
己是訂票後20分鐘就因故改變行程
的，同時馬上打電話給攜程客服要求
取消，但客服卻以「已經出票」為由
拒絕取消，稱只能退票，退票費是
9,262元。該客戶於當日晚致電航空公
司，發現並未出票，而且機票原價為
6,415元。

再比如王志安的「競價排名」事
件。也拋開其指控的競價排名不講，
單講王志安首次發文炮轟之後攜程的
回應。該回應稱王志安當時已經「接
受了退款」，但王志安卻明確表示他
拒絕了退款，「就為了能堂堂正正地
給攜程打差評」，並由此引發了第二
篇長文炮轟，同時質疑攜程方面是有
意抹黑他，更引來網友的一波情緒高
潮。不同於對房間品質的主觀評定，
有沒有退款這件事其實是很好拿出證
據的。
作為一個市場佔有率第一的大企
業，面對這種公關危機時實在應該更
成熟更圓潤：如果確實退款了，嚴謹
地在聲明中附上證明材料，掩眾人之
口也顯示自己訓練有素；如果確實沒
退款，就不該無中生有再惹事端，這
關乎一個企業的操守和品質。
又比如留言中的一些案例。有網友
說曾提前數月在攜程全款預訂了客
棧，但臨出發前忽然收到「等待確
認」的信息。該網友調查後發現客棧
新搞了促銷，認為攜程是私自把之前
的預訂退了想再重訂偷吃差價。
但一退一訂間房間被搶了，攜程起
先想讓客戶退單，該網友嚴厲拒絕堅
持索賠，最終勝訴。又比如不止一個
網友反映，攜程利用大數據，知道你
訂了機票後，你就再也看不到目的地
的便宜客房了……
而這一切，加上大背景，就變成了
怨念深重的第二個原因，那就是︰發
生這一切亂七八糟糾紛的是攜程呀，
幾成壟斷態勢的攜程呀。作為壟斷企
業，從從容容賺該賺的錢就好，其餘
的精力應該花在讓企業更有魅力而不
是更招黑上。

近幾年常遇見有香
港大學校友慨嘆，我

們這個香港大學畢業舊生的身份會不
會變成一種負累，皆因他們感到香港
大學這所香港第一家現代大學的金漆
老招牌，快要給今時今日的學弟學妹
敗壞過透了！
筆者對此事態度樂觀，清者自清、
濁者自濁。就有如《倚天屠龍記》有
一小插曲，張無忌與華山派一高一矮
兩位前輩耆宿談論當下掌門人鮮于通
之喪德敗行，會不會損害到華山一派
在江湖上的名譽。張無忌的意思是華
山派偶然出一個敗類，不會影響整個
華山派的江湖地位。
再如釀酒廠生產的葡萄酒也要看出
品年份，葡萄歉收年的酒自當身價大
跌，酒國前輩都會識貨。不過普羅大
眾仍有可能分不清楚，以為既然連續
幾年都出了缺德無才的學生會會長，
整間大學的畢業生都會地醜德齊。
實情是我們日常在反政府傳媒見到
那些倒行逆施的「學生領袖」，從來
都不是主流大學生的「示範單位」。
現在不是香港各間大學的全體大學本
科生都出問題，主要是學生會的各級
頭領，什麼會長呀、幹事呀、秘書呀
等等，他們言行舉止令人側目，當然
會影響社會大眾對整間大學的綜合觀
感。此所以金庸筆下華山派的高老者
和矮老者都擔心卑鄙無恥的現任掌門
人鮮于通會是「一顆老鼠屎弄髒一鍋
粥」！所不同者，《倚天屠龍記》入
面華山派立刻讓鮮于通認了罪；我們
今天各大學的學生會會長壞事做盡而
仍然逍遙法外。
其實參加大學學生會不良活動的大
學生，在許多年前已經陸陸續續幹盡
敗壞大學名譽的事。說到底，一間學

校的畢業生即使畢業離校許多年，在
社會上不論行善抑或作惡，都有可能
影響到學校的整體形象。
近十多年來，我們見證了學生會的
淫濫、學生會的貪婪和學生會的兇
暴！此間大學通常有一個總的學生
會，全體本科生都被強迫入會，然後
學院有屬於院級的學生會，系有系
會、宿堂有堂會，甚至各種文娛、康
樂、運動等範疇有規模更小的學生會。
各大學每年開學時不停爆發「淫賤
迎新」活動的醜聞，各級學生會的頭
領簡直是「成人小電影」導演上身，
濫用活動組織者的「權力」，強迫同
學做出種種不雅行為，還要新入學而
互不相識的男女同學疑似模仿色情電
影入面那些猥褻的肢體接觸。類似事
件愈演愈烈，甚至出現了嚴重性侵
害，曾有男生與同夥用暴力制服受害
同學，然後將自己的性器官放在受害
人的臉上！結果怎樣？「淫賤迎新」
照樣每年「行禮如儀」，大學高層未
見有人具備足夠的道德力量去撥亂反
正。
二零一四年非法「佔中（鐘）」之
後，學生會的活躍分子更見充滿仇
恨，遇持不同意見的人，往往粗言穢
語對待而不能自制。
香港社會向來禮敬讀書人，這是中
國故有優良傳統，此所以市民對大學
教師每多敬稱為「學者」，而對大學
生的越軌行為亦較多寬容。
大學生到了本科畢業時，一般都已
二十歲過外，其實已經是成年人，應
該為自己的言行負責。除此之外，教
育界的「翹楚賢達」責任亦很大，再
不清本溯源，香港的教育質素、教育
成效，必定會一天一天的爛下去！

（香港教育大危機之一）

前香港新華社副社長李儲文最近在上海
病逝，終年一百歲。這位溫文儒雅的共產

黨派駐香港官員，在港時和我很談得來。他曾經潛伏在教
會中工作多年，到他身份暴露，許多教會人士驚嘆他這位
紅色牧師，能講道遠勝不少虔誠的教徒。在革命活動時
期，共產黨的人才多的是，潛伏在各行各業中的精英很不
少。
到了解放之時，有一部分精英暴露身份，令許多人驚

嘆，覺得共產黨真有本事，扮什麼行業像什麼。像李儲文
既能到美國耶魯大學攻讀神學，又能在上海擔任主任牧
師，解放後「搖身一變」，竟是個潛伏在宗教界的共產黨
員。無神論者扮有神論者，「官」至主任牧師。共產黨的
百變之身，的確可當「百萬雄師」。
當然，有些共產黨人會忘了初心，但堅持革命立場，堅

持革命理想的總是多數。沒有多數的革命共產黨人，中國
的紅色江山怎能保位？要在宗教界做統戰工作，首先要熟
讀聖經，其次是要有進入宗教界的淵源。要把有神論為背
景，而無神論是其實質，兩者表裡不一，表現出來實在不
易。這一方面應有堅定的革命信仰，另一方面又要有在宗
教界活動的能量。這種雙面人的活動，在過去的革命歲月
中，已不容易，今天更加難以尋找。
李儲文在港工作時，與我時有往來。難得的是他沒有官

派頭，反而知識分子氣味較濃，在香港這個知識分子成群
的地方，工作頗為合適。但我知道，他和許家屯並不太合
得來，所以工作一個短時間後，便調回上海去擔任一個政
府顧問的閒職。本來，以李的能力，還是可以多做幾年具
體工作的。
報道他病逝消息的新聞說，他在港與民主派和宗教界的

關係良好，他為人平和，極少官氣，英文流利，實在十分
適合在港做統戰工作。

李儲文病逝
吳康民

生活生活
語絲語絲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繼在海南博鰲亞

洲論壇中發表主旨演講，受到舉世稱
讚後，習主席又在南海進行大閱兵。
這是史上最大規模的閱兵，包括有遼
寧艦航母編隊、48艘戰艦、76架戰機
及逾萬官兵齊亮相。習近平穿上迷彩
軍裝，戴上軍帽，雄赳赳在海軍司令
員及海軍政委陪同下，又一次向世人
展示國力。博鰲亞洲論壇是彰顯中國
在政治、經濟、外交上的實力，而今
次大閱兵，是彰顯中國強軍的形象。
從多個媒體中看到中國海軍的威風
和實力。藍天碧海中，艦隊與戰機顯
示海軍飛躍的發展。最重要的是，從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重要講話中得到
重要的訊息：「強調軍隊聽黨指揮，
捍衛國家權益，捍衛國家領土。中國
要建設一支強大的人民海軍，建設世
界一流海軍，寄託中華民族向海圖強
的世代夙願，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重要保障。」曾經訪港的遼寧
艦，也在這次閱兵艦隊中。習主席還
察看了遼寧艦殲-15飛機起飛訓練情
況，直騰空而起，直插雲霄的壯觀，
實在了得。習近平還一一與官兵握
手，關心水兵生活，場面嚴肅又溫
馨，彰顯人民軍隊偉大領袖的風範。
看到今日我國海軍偉大成就，國人相
當興奮。習主席在講話中強調軍隊全

面深化改革，加強黨的建設，大力推
進科技創新，加快發展新型作戰能
力，着力推進現代海上作戰體系。縱
觀當下的國際形勢，中國必須展示強
軍姿態，提升威信，如此可反制美國
的印太戰略。
最近，台灣海峽因美國搞鬼，打台
灣牌，台灣蔡英文甘做美國的棋子。
「台灣旅行法」挑釁「九二共識」、
「一個中國」的底線，這是全國人民
不能容忍的。今次最大型海上閱兵，
其實是訓練實戰，在海上大閱兵結束
後，福建海事局發佈航行警告，指出
台灣海峽將於18日實行實彈射擊軍事
演習。這對台灣當局特別是「台獨」
分子是一個重要的警告。
事實上，這次台海軍演位置在中國海

域內，屬於中國內政，不用外人說三道
四。最近「台獨」分子自以為有美國撐
腰，這次解放軍在台灣海峽實彈演習，
可能涉及火砲射擊訓練，如此戰鬥目的
是 實 戰 演
練，包括空
中和水下力
量的顯示，
實際上也向
國際社會宣
示了中國強
軍強國的能
力。

史上最大規模閱兵

我有一次打瀉了一
瓶洗油畫筆的無味松

節水，急忙清潔，不久心跳急速，像
要從口裡跳出來般，兩、三小時後才
稍為平伏，與中毒無異。
我一位教畫的老師在畫室經常咳
嗽，我們懷疑一瓶瓶的洗筆水、調色
劑揮發的氣味作怪，堅持大家把瓶蓋
蓋好，他的咳嗽便不藥而癒。有學生
在畫室逗留過久，也會有胸翳不適的
現象。認識一位以油畫著名老畫家，
有天到來看我們繪畫，他無限唏噓地
表示：「我不能再畫畫了，年輕時開
始，我日以繼夜地享受繪畫，家裡就
擺滿繪畫顏料和用具，隨手拿來便
畫。殊不知每天這樣地吸入揮發性的
顏料、調色水、洗筆水等太多，肝臟
就慢慢中毒，身體嚴重受損。」
有天一位當護士的畫班同學半開玩
笑地說：「繪水彩畫或國畫好，人都
較長壽；畫油畫的人大多短壽啊！」
心想，畢加索不是享年九十二歲嗎？

文藝復興年代的達文西也有六十七
歲，當時是長壽的了。
縱使如此，我仍相信有些廠出產的
油畫用料和調色劑等對人體有一定程
度的傷害。電影《情迷梵高》在探討
梵高的死因，我一直深信這可憐的窮
畫家，因為買不起品質較佳的油畫材
料，用的都是平價劣質貨品。尤其在
下雪的冬天，他關上門窗躲在家裡畫
自己簡陋的傢具、畫自畫像，長期吸
入含毒素的揮發性物料而使神經受
損，以致精神錯亂。已有專家提出過
這猜測。無可否認中外名畫家都有短
壽者，中國的陳逸飛卒時59歲，忻東
旺年僅51歲，但無從證實他們的死因
是否間接或直接和油畫的用料有關。
不過，在歐洲仍為大眾推崇的油畫
用料，在北美早已摒棄，學校都以塑膠彩
代替，而香港某些學院也禁用油畫顏
料。當然塑膠彩的效果難與油畫相
比，期望有天所有油畫用料都經檢測
不傷人體才可以出售！

梵高之精神錯亂
余似心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提起段聞禮，我就會想到，
當年，他似與王兆榮交情甚

佳，每每聽到兆榮找他，拉長音調，
「段……」於是，段氏這綽號就這樣形成了。
進校分房，我被分到與段聞禮同一個七人宿
舍，而且對面睡。他來自山西大同，號稱煤
都。慚愧的是，雖然火車多次駛經大同，但我
卻沒有下車，所以對大同沒什麼印象。
後來成立「滿天紅」小組，我們在一起，但
時間不算長，除了留下合影，其他便沒什麼印
象了。那時，我們組大字報寫手是曹惠民和趙
文耀，段氏也應該寫過，但記不確切了。有幾
次，我們七條漢子出遊，以北海公園湖水為背
景拍照。那時的段氏頭髮烏黑，梳得齊齊整整
的髮型，手臂上套了紅袖章，只是不知道為什
麼精神不集中，目光飄向不同的別處。我們取
笑，是不是以為鴻鵠將至？但果不其然，他後
來似乎一帆風順，畢業他卻給分配到寧夏回族
自治區首府銀川，倒是出乎我意料之外。但是

在寧夏師專任教，也不算太委屈他了。
上學時，因同宿舍的關係，有一個時候，我
與他說話比較多。他見我買書看書，大多是小
說詩歌散文類，曾勸過我，你還是要多看文學
批評文學理論書，我想他是從他的感覺出發，
但我對理論不大感興趣，加上當時的文藝批評
讓我難於投入，始終辜負了他的一片好意。
一九八六年，我去西安，然後搭蘇製小飛機
飛寧夏銀川，那是螺旋槳軍用飛機，只有十幾
二十個座位。先是一個螺旋槳轉動，接着另一
個螺旋槳轉動，轉完之後，飛機起飛，整個機
艙裡的香港採訪團客人屏息，沒人出聲。一直
等到飛機降落銀川機場，人們才獲得釋放似
的，歡呼起來。到銀川，我要找兩個校友，一
個是下放銀川任寧夏回族自治區教育廳副廳長
的時漢人即金宏達，另一個便是同班同學段聞
禮。金宏達次晚就跑到寧夏賓館看我，談起往
事，還說了一些晦氣話，當時我還笑着勸他放
開點，牢騷太盛防腸斷。但段氏卻沒找到，我

到銀川，他正好去北京。當時我們只能靠書信
聯繫，以為可以見面，卻終於失之交臂，也只
好歎一句，無緣！
但無緣也終於變成有緣，前些年，他們夫婦
退休，兒子在北京，他們也退回京城，每回去
北京，我終於可以見到他。當然，跟我們其他
人一樣，他不再是往昔大學時代青春勃發的模
樣，總是戴了一頂帽子，揹一台具長遠鏡頭的
相機，奔忙於大學同班同學中，光拍別人，大
部分時間忘卻自己。應該說，他是具藝術氣質
的人，對文學藝術的熱愛，始終不渝。那次，
我和在京同學聚會之後的次日，前往參觀王府
井南口中國美術館的畫展，時間到了，匆匆往
外走的時候，忽然看到一個熟悉的背影，正欣
賞展出的畫作。我趨前叫了一聲，段氏！他回
過頭來，見到是我，驚喜地握手，頻說，又在
這裡見到你！剛說幾句，可是有人催我上車，
我只好道歉，沒時間喝茶了，下回再長談。他
送我到門口，揮手再見。

段 氏

英雄如山（上）

思旋

思旋思旋
天地天地

■習近平主席在南海大
閱兵時發表重要講話。


